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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桓

《红楼梦》中金钏跳井是被王夫人逼的，但王
夫人骂金钏、撵金钏却是源于宝玉与金钏的对话；
尤三姐拔剑自刎是因柳湘莲退婚，柳湘莲之所以
退婚，却是听了宝玉对尤三姐的高调赞美。这两个
女孩的死都不是宝玉的责任，但又都与宝玉有关，
宝玉妥妥成了“无责任”肇事者。

“无责任”还能“肇事”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与
本无关系的人同处在了一个时空中；二是有关系
的人信息编码与解码不同频。贾宝玉所“造成”的
这两起悲剧就属于后者。

一天中午闲着无聊的宝玉逛到母亲王夫人房
里，见已困得摇摇晃晃的金钏还得给睡着的王夫
人捶腿，起了爱怜之心，要立即把金钏讨到他那
去。金川嘴里噙着宝玉塞给她的香雪润金丹，笑
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
有你的'。”金钏这话气炸了王夫人，一下子翻身起
来朝金钏的脸上就是一个大嘴巴子：“下作小娼
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并不管金钏如
何求情，还是执意将金钏赶出了荣国府。世代都在
贾家为奴的金钏，羞愧难当，投井而死。一句平常
话，让金钏丧了命，这是宝玉始料不及的。宝玉虽
然与王夫人血脉相连，但文化脉络完全绝缘。宝玉
的基因密码一出生就发生了变异：“我见了女儿便
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女儿是水做的骨
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女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
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
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
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宝玉的生母——— 王夫人，这个未出嫁时“着实
响快”的二小姐也早已被男权文化抽干成“木乃
伊”“死珠”了。王夫人带着丰厚的嫁妆嫁到贾家，
给贾政生了二男一女，女儿还进宫做了王妃；虽然
大儿子贾珠死得早，但儿媳李纨已给她生了个相
当懂事的孙子；二儿子宝玉虽不受贾政喜欢，但贾
母却爱如至宝。在封建大家庭中，按说凭这些王夫
人就足以扬眉吐气了。但实际呢？贾母把宝玉揽到
了自己身边；贾政常年与赵姨娘同房；家务大权由
贾赦的儿媳妇凤姐掌管；赵姨娘还时刻想用贾环
取代宝玉。王夫人被男权、族权架上了牌坊，属于
王夫人的权利几乎都丧失殆尽。黑格尔说：“人格
不健全的人特别容易以权势的角色在心理上壮大
自己。”活泼的金钏、勇敢的晴雯在王夫人眼里都
是挑战她权威的“下作小娼妇”，就是做妾也得由

“我”来定。袭人之所以能被王夫人选中：一是长得
笨笨的，看着放心，二是对王夫人忠心。

宝玉的世界里却没有“下作小娼妇”的概念，
他就是那个在两性关系的极限测试中为数不多的
过关者。所以王夫人认定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
王”，父亲贾政认为他是“酒色之徒”。但风尘女子
尤三姐说他是“在女孩面前怎么都过得去”；凤姐
说他是“最有尽让”；贾母说他是“以为必是好此
道，谁知竟不是如此”。不愿长大的宝玉自以为可
以一辈子在“儿童乐园”和姐妹们无忧无虑地“玩
卡丁车”，但大观园不会是永远属于他的自由王
国，这里也一定会设红绿灯，而掌握红绿灯开关的
就是贾政、王夫人。宝玉挨打，贾政是明着用父权
家法；王夫人抄检大观园，则是借剑杀人。贾政打
的是宝玉的皮肉，王夫人诛杀的是宝玉的心。对于
皮肉之疼，这个心里只有姐姐妹妹的并不觉痛，而

到无辜的晴雯被撵惨死时，宝玉终于醒了，泣血而
成《芙蓉女儿诔》，把他母亲直接暗比为“鸠鸩”(斑
鸠和鸩鸟，坏人)“罦罬”(捕鸟的网)“薋葹”(蒺藜和
苍耳)。但在强大宗法文化面前，人性未泯的宝玉也
只能发出点：“天何如是之苍苍兮”“地何如是之茫
茫兮”“余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为耶”？

宝玉第二次肇事是好言劝散了一对好姻缘。
柳湘莲在外偶遇贾琏，在贾琏的撮合下，把家里祖
传的鸳鸯剑当做信物给了尤三姐。柳湘莲回京后，
听说薛蟠病了来探望薛蟠，顺便也来看看宝玉，就
将路上如何遇到薛蟠又遇到贾琏以及和尤三姐定
了亲这些事一一告诉了宝玉。宝玉听闻此事，发自
内心地连连称赞。可就是这由衷的庆贺，反而让柳
湘莲起了疑心。这段对话之所以事与愿违，与传统
文化中女性贞操观有关，也与对人对事的认识在
不同层面上有关。“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
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
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
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也关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忙
的就那样再三要来定，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
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
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个底里才好。”宝玉道：

“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
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便罢
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
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
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
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
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
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
剩忘八。”宝玉对尤三姐的评判是倒叙式。因为宝
玉已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了解了尤三姐虽处污
泥之中，但仍是出水即芙蓉。而柳湘莲却对尤三姐
半点也不了解。就像我们去商店买东西，卖家对
自己的产品当然了如指掌，而买家还是小白一
个，所以不管卖家如何费力吆喝，买家往往也要
货比三家才会做决定，虽然可能最后还是买的第
一家，但这个比较判断过程是断不能省的。但宝
玉与柳湘莲对话存在着时间上的“逻辑差异”，所
以本是好心的宝玉，反而坚定了柳湘莲要回聘礼
的决心。

尤三姐得知此事，知道柳湘莲在贾府打听到
了“自己淫奔无耻”“不屑为妻”，在她将鸳鸯剑递
与柳湘莲时拔剑自刎。湘莲这才明白了宝玉所言
极是，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刚烈，自悔不
及。柳湘莲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冷二郎一冷入
空门，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宝玉同情敬佩尤三姐，
很想能让这个女儿有个好归宿，但同时宝玉对朋
友也赤诚，所以连用了二个“原”字，“你原是个精
细人”，是宝玉以为柳湘莲已经经过认真思考，但
发现柳湘莲只是一时豪情；担心柳湘莲不能接受
尤三姐的过去，想阻止他不要追究已经过去的历
史，“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
色便罢了”，但柳湘莲怎么肯罢了！

每个人都不是先知，对于这个世界都要一点
点去探知。但如果在你探寻的路上，处处都是影响
你认知的天花板，怎么可能每遇到棘手的问题都
能做出先验式的正确判断。让柳湘莲超越时代是
不现实的，他的清醒只能用尤三姐的鲜血来溅醒；
早醒的宝玉，也只能成为“无责任”肇事者。这是时
代的悲剧。

□张世勤

每每想起老师，我便会
兀自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中这一段难
忘的描写：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
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
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
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
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
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
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
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
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
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
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
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
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
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
去。

这“读到这里，他总是
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
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
去”。这段句子必须重复一
遍，因为任是哪个大脑都能
结织出一幅图画来，激着
你。每读至此，我亦在体会，
继而便会想到为人师者对
幸福的极易满足和薄求，一
定是确凿的。

所有教师的伟大自不
必说，但在他们的生命中却
唯有浅浅的一级台阶。知识
的天花板很高，能容他脚的
舞台却又不过三尺。人的雄
心和愿望自然是常有的，我
的老师们呢？他们阔开的心
扉到底有多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
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
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
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
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
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
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
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
味。

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

木莲们！
想来，那些追随老师的

美好，单是念想总不可能牵
住，倘若回望，倒怕惹一串
长长泪光。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
常跟在老师后面了，而且也
不可以将老师的苦心所教再
还给老师，必得借师所授，紧
紧揣在怀中那些不息的烛
光，奋然前行终为正途！

【红楼百味斋】

“无责任”肇事者——— 宝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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